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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幕后

身于粤剧世家，从小跟着在
佛山粤剧团工作的父母亲

下乡演出，在《闹海记》《拉郎配》
《穆桂英大战洪州》的排练声中长
大……梁玉嵘似乎天生就该吃曲
艺这碗饭。

如今，这位粤曲平喉“星腔”
第四代传人，已扎根舞台 30 余
年，作品无数、荣誉等身。从业几
十年，回顾来路，梁玉嵘感叹道：
“我的事业履历很简单，很纯粹，
一辈子就干了粤曲这一件事。粤
曲文化早已根植在我的血液里，
成为我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未来，她希望能在舞台上
继续创新、发光发热，“为自己奋
斗了一辈子的曲艺事业，做点力
所能及的事”，更寄语后来者：“希
望年轻人勇于给自己定目标，要
有追求艺术高峰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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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大饭桌上首登台

梁玉嵘的童年离不开粤
剧粤曲。她5岁起就跟着父母
下乡演出，小小年纪便得以近
距离观察舞台、观众和表演者
们，这让她早早感受到曲艺的
魅力，为日后的从艺路埋下了
伏笔。她说：“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我父母这一代人是真
正深入人民、扎根生活的艺术
家，很朴素很朴实。”

羊城晚报：旧 时 下 乡 演
出，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

梁玉嵘：当时交通不便，
哪怕从佛山到番禺也要坐渡
船，过三四个渡口。所以，到
了演出地，演员们必须要住下
来，住宿条件也不好，压根儿
不存在住宾馆这回事。出发
时，每人拿一个扎成包的铺盖
卷，拎一个水桶，到了演出地
在后台搭一个铺，就住下了。
不过小孩不觉得苦，我还很快
乐，还去水库游泳。那个时候
刚刚有了汽水卖，每次喝都觉
得好甜呀、好幸福！

羊城晚报：这 种 成 长 经
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梁玉嵘：耳濡目染中，我
就爱上了粤剧粤曲的韵味，毕
竟妈妈怀我5个月时还上台演
戏。曲艺文化潜移默化地根
植在我的血液里面，所以我很
自然就会哼两句，看大人排练
也能看得津津有味。

我还记得，四五岁的时
候，过年回奶奶家。吃完饭大
人围坐着聊天，突然就让我唱
一曲，我就被抱到饭桌上唱了
起来。那个饭桌好大呀，全家
人都在听我唱，还不停给我鼓
掌，让我“再来一个”。到后
来，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我
都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

羊城晚报：这么说，你人生的
第一个舞台其实是一个大饭桌。
被大人要求表演节目是很多人的

“童年噩梦”，你却甘之如饴。
梁玉嵘：对！真的是这

样！我一点都不怯场，也不害
怕、不害羞，叫我唱我就上去
唱。我现在几十岁人了，依然
还记得当初站在饭桌中间唱曲
的那个画面。我觉得很宝贵！
以后要是拍纪录片，我一定会
把这个画面情景再现一下。

羊城晚报：后来是什么契
机走上专业道路呢？

梁玉嵘：我读初二时，广
东音乐曲艺团携手广东粤剧
学校面向全省招生。那时候我
是佛山三中合唱团的骨干，小
伙伴拉着我去考试，没想到把
一首《平湖秋月》唱了两次，我
就顺利过了初试和复试。到第
三试，我父亲下了血本给我买
了卡式录音机和两盘磁带——
何丽芳老师的《抗婚月夜逃》和
黄少梅老师的《子建会洛神》，
让我跟着模仿，叮嘱我像刻模
具一样把这些唱腔复刻出来，
我就顺利地考上了。

羊城晚报：所以父母很支
持你？

梁玉嵘：其实父母一开始
不太赞成，因为演员下乡经常
大半年不回家。我是女孩子
嘛，他们希望我幸福安逸一
些，少一点漂泊和不稳定。不
过，眼见我距离广东粤剧学校
就差临门一脚，他们又考虑到
能念个中专学历在当时也很
金贵，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

求学
苦学4年打基础

从艺
小演员长成台柱子

1988年毕业后，梁玉嵘直
接进入广东音乐曲艺团工作，她
回忆：“我们当年的培养模式有
点像今天的‘定向委培’，我觉得
挺幸福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有

‘读完书上哪里找工作’的苦恼，
一切都是按部就班，非常明确。
我的简历也很简单，进了曲艺团
就一直待到现在。一辈子，我就
干了唱粤曲这么一件事。”

羊城晚报：最初走上工作
岗位的状态是怎样的？

梁玉嵘：我记得当时演出
是在广州文化公园的中心台，
观众席和舞台都是露天的。我
既当演员，也当扬琴演奏员。
所以，我常比人家提前三个小
时到场，先化妆，再调琴，开场

演出后，我穿着演出服先坐在
乐队里伴奏，快到我了，我再去
后台准备出场。其实我是打双
份工。

羊城晚报：那有没有给你
双份工资？

梁玉嵘：没有，哈哈哈，
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市
场意识，就是觉得我分配到这
个团，就要好好工作，很听话、
不计较这么多。

羊城晚报：那你是怎么从
一个刚入团的小演员，慢慢成
长为顶梁柱的？

梁玉嵘：我们那个年代，观
众都是一个一个慢慢攒的。那
时没有网络，不会有发一条短
视频成了爆款，明天就变网红、
粉丝激增的情况。你要不停地
上台演出。我记得那时我每天
一睁眼就要化妆，每天演不止
一场，基本上全年无休。

观众也很捧场，尽管是初
出茅庐，但我的表演几乎是一下

就受到观众认可，在广州海珠花
园酒家的曲艺茶座上，基本上每
一场演出都要安可，观众时常鼓
掌喝彩要你再来一段。

羊城晚报：观众的认可对于
青年演员的信心建立太重要了。

梁玉嵘：对，这也促使我
进步——每天演出完，我回去
都要思考第二天唱什么。因
为你每天都要登台，不能一直
重复旧曲，得有新东西。所
以，前辈的曲目我要学多一
点，各种曲谱我也要多翻翻
……慢慢地就越积越厚。

羊城晚报：到今年，参加
工作 34 年了，你有统计过自己
的演出数量吗？

梁玉嵘：演出了多少场真是
无从统计了。但可以肯定的是，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除了我生
小孩那一两年休息了一下，其他
时间我都在舞台上。我怀着孩
子4个多月还上台，跟我妈妈当
初怀着我照旧登台一样。

求索
做好传承与创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佛山
三水籍名伶“小明星”（原名邓
小莲），以曲不离口的艺术追
求和广纳博采的创造精神，在
短暂的人生中形成了个性鲜
明、风格独特、自成一体的粤曲
唱腔，被后人称为“星腔”。如
今星腔已成为粤曲中最为流行
的一个唱腔流派，而梁玉嵘是
星腔第四代传人，她表示：

“‘小明星’是值得我们歌颂、
值得后人记住的一代宗师，我
想让更多人知道她的唱腔和她
追求艺术的执着精神。”

羊城晚报：你从什么时候开
始将星腔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梁玉嵘：在学校里，劳艳娟
老师一直有教我星腔，而且我
学得也很好，能领略到这门唱
腔的魅力。从学校毕业后，我
知道，平喉和星腔是我的主心
骨。工作之余，为了唱好星腔
那种延绵曲折、似断非断、以气
托声的感觉，我专门找了广州
合唱团的声乐老师来给我补
课，打开胸腔，练好共鸣，提高
声音的饱满圆润度和收放的自
由度。在演唱的时候，我也会
着重赋予粤曲时代感，甚至会
带有一些流行歌的感觉和元
素。西洋声乐的技巧跟传统粤
曲的结合，我认为是很完美的
搭配，能产生火花，能让你的声
音在众多演唱者中脱颖而出。

羊城晚报：星腔第四代传
人这个头衔，你是什么时候戴
起来的？

梁玉嵘：其实，我也不知
道这个头衔是什么时候来的，
好像慢慢就有了这种说法。
不过，星腔泰斗李少芳老师曾
在一次发布会上，当着所有记
者和同行的面，对我斩钉截铁
地说了一句话，“梁玉嵘，星腔
这面旗我就交给你了！”

羊城晚报：得到了师门的
肯定，你是什么感觉？

梁玉嵘：那时候我还很年
轻，才20多岁，听到李老师这
么一句话，我脸都红了。也
很害怕，我觉得太突然了，有
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心怦
怦直跳！

羊城晚报：到如今，你顶
着这个头衔也有 20 多年了，你
觉得自己做得怎么样？

梁玉嵘：其实，这二十多
年来，我都在不断学习星腔。
所谓“传人”，做好传承肯定是
第一位的。另外，我还学习其
他流派的唱腔，比如红腔、虾
腔、柳仙腔、新马腔等，各个唱
腔流派都有它的优点。学得
多了，表演的时候自然会融汇
贯通。

羊城晚报：除了星腔老本
行，你还做各种不同的尝试，
比如流行歌专场、曲艺剧、折
子戏专场，你为什么会有勇气
一直去尝新？

梁玉嵘：一个演员的观众
缘和舞台缘是很重要的。这么
多年来，好像无论我在舞台上
唱什么做什么，观众都很支持
我，而且我在做这些不同的艺
术尝试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是一个让自己不断进步的过
程。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曲艺
工作者，应该多学一点东西，多
做尝试。

羊城晚报：在你身上似乎
有种被舞台和观众宠爱着长
大的感觉。

梁玉嵘：是的！这种感觉
太好了，我很感恩！也是因为
这种厚爱，我在台下无论受了
多大的委屈，有多辛苦，我都
觉得值得。我没有恃宠而骄，
我在背后是付出了巨大努力
的，排练场一练十几个小时、
每天汗湿六件衣服、为了上台
给喉咙打封闭、一边吊着激素
针一边化妆一边开声……这
些我都经历过。每当我要拿
出一个新作品，做一些新尝试
时，为了给观众看到一个不一
样的梁玉嵘，我可以完全放弃
生活，吃饭睡觉之外的所有事
都是为了演出。

与黄少梅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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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照
1984年秋天，刚刚念完初

二，尚不满 14 岁的梁玉嵘从
近万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
进入广东粤剧学校，正式开
启 学 艺 之 路 。 回 首 求 学 时
光，梁玉嵘满是感激，她表
示：“这 4 年是我人生中很重
要的 4 年，为我的从艺之路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羊城晚报：入学之初的感
受是什么？

梁玉嵘：首先要经过三个
月的试读并考试，所有功课都
合格，才能正式留下来。尽管
念书我没有压力，但那三个月
不能回家，让我很不适应。毕
竟还是个小孩，看到教工宿舍
的阳台我都会想起家，也会偷
偷地哭。

羊城晚报：正式接受系统的粤
剧粤曲教育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梁玉嵘：非常忙碌，要学
的东西非常多！练唱功、练身
段，学经典粤剧粤曲，练舞蹈
基本功，包括压腿、踢腿、走圆
台这些，还要学粤剧的程式化
表演，练水袖、练扇子……包
括小品表演和西洋声乐，“视
唱练耳”这些都有！然后，我
们每个人还要辅修一件乐器，
我学的是扬琴。

羊城晚报：听起来课程满
满当当！

梁玉嵘：不止呢，除了专业
课，文化课也不能落下，语文、
政治、哲学、地理、历史、英语、
文艺理论、戏曲史……都有课！

一个曲艺演员很多时候是
一个人一台戏。当你站在舞台
上的时候，要越立体越好，你掌
握的东西越多越好。我们还常
常一人饰演多角，要不断在不同
人物间跳进跳出，所以在表演方
面，我们真的五花八门都要学，
就像起高楼打地基一样，房子要
起得高，地基就要挖得深。

羊城晚报：那 你 的 成 绩
如何？

梁玉嵘：基本上是一二
名。我的脑子还是挺好使的，
有这方面的天分。学粤曲，老
师唱一遍，我能记下谱，唱两
遍，我便能记下韵味和情绪。
再比如文化课，平常上课时我
做笔记是很认真的，晚上回去
躺下，我会在脑中把老师白天
讲的东西过一遍。考试前一
天把整本书复习一遍，第二天
往往能考出比较好的成绩。

羊城晚报：那么天真烂漫
的年纪，有没有开小差想偷懒
的时候？

梁玉嵘：没有，有些同学
会在晚自习的时候偷偷跑出
去看电影，再爬墙进来，但我
没去过。因为我的扬琴老师
刘金义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我
觉得不能辜负他。以前没有
复印机，我们的琴谱都靠手
抄，刘老师帮我工工整整地抄
了厚厚一本。上课的时候，练
久了手上的肌肉会紧张，他还
会帮我放松，每次他帮我松完
手，我再弹琴就感觉手简直能
飞起来！

羊城晚报：人说“学艺如登
山”，你有没有痛苦难熬的时刻？

梁玉嵘：好像没有。我比
较一帆风顺，很多前辈和热心
人士给我很多指点、意见和爱
护。小波澜是有一点，我一心
想当演员，没想到读了两年之
后，学校让我把主科转为扬琴，
我当时就不想读了。劳艳娟老
师立马开导我：“你转扬琴为主
科没问题，唱功你还是照样学，
我们还是照样教你的，对于你
来说没有任何损失。”这样，我
就卸下了思想包袱。

寄语
后来者要勇于担当

7 月 21 日，广东省曲艺家
协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广
州召开，选举产生了第十届主
席团，梁玉嵘再次当选广东省
曲艺家协会主席。

谈及连任感受，梁玉嵘认
为，经过过去5年的历练，自己
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我对曲协
的工作更加了解了，也清楚过
去 5 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在
未来5年我们要加强些什么。”
她强调，应当秉持春风化雨之
心，将曲艺的种子撒播到当代
青少年的心里。

羊城晚报：舞台上的表演
者、剧团的管理者、协会的领导
者，你怎么理解这三个角色？

梁玉嵘：我首先是演员，
这是我安身立命的角色，是我
一生的追求，这个身份很纯
粹。院团管理者也好，曲协主
席也好，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一
份发自内心的使命和责任——
我在这一行几十年，对这个行
业的感情越来越深，我要用自
己的力量把担子担起来，希望
粤曲的未来发展越来越好，希
望吸引越来越多观众，希望一
代一代传承下去。

羊城晚报：粤剧粤曲曾经
繁荣，也经历过观众流失的阵
痛期，你觉得现在是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时期？

梁玉嵘：现在是一个多元
化的年代，大家的选择很多。
我始终认为一个艺术品种，不
可能同时适应老中青三代人
的审美，这就好比水墨画和漫
画的主流受众必然不同。粤
曲也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的思
路就是尽量去争取中青年的
关注，这要求我们在方方面面
上下功夫。

羊城晚报：据你观察，现下
粤曲听众的审美品位有何突出
特点？

梁玉嵘：没有深度的粤曲，
成熟观众不爱听。爱粤曲的人
往往会越听越深，甚至“入坑”
南音这些很古的音乐。但是，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用种一些
种子来引后来者入门。所以我
一直提倡，要去创作一批适合
中青年和小朋友听的粤曲，从
小就要给他们灌输一些像童
谣、儿歌一类的小曲小调，比如

“月光光，照地堂”，也是粤曲的
一部分呀。

羊城晚报：传统文化艺术
百花争艳。曲艺，尤其是一些
小众曲艺门类如何在百花园里
争艳呢？

梁玉嵘：确实，全国范围内
曲艺有 400 多个品种，每一个
艺术品种都有它闪光的一面。
广东曲艺是一种很接地气的艺
术形式，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广东可以说是一
种“万家灯火万家弦”的状态，
有很多发烧友和私伙局，群众
基础很深。

现在广东音乐和粤曲都被
列入了非遗保护项目，政府很
重视。在创作上，我们要下一
点功夫，既保留这种艺术门类
的特色，也要丰富其元素和表
现形式。我们还要坚持进校
园，开办少儿曲艺展演、比赛等
项目，尽量把曲艺普及到青少
年心中。

羊城晚报：作为广东曲协
主席和行业前辈，你对后辈们
有什么寄望？

梁玉嵘：我希望他们能够
主动担当，承担起行业发展的
责任。说实话，做艺术这一行，
没有人规定你每天要做什么，
多数时候是看你自不自觉。我
希望大家每年都有个规划，学
唱腔曲目、做剧、开演唱会、出
专辑……再一步一步去实现，
希望年轻一辈从业者有这种自
觉性。

⬆演出
前的准备

终
一
生

择
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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